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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萨米人的强制搬迁：
历史与叙事

［瑞典］刘静—赫尔默森 
（刘风山 译校 李耀辉 译） 

摘要：萨米人生活在北极地区的萨米原住民居住地，主要分布

在四个国家境内，分别是挪威、瑞典、芬兰以及俄罗斯的科拉半岛。

驯鹿饲养是萨米人千百年来的主要职业及主要生活来源，他们在没

有国界的萨米土地上放牧，从山地到海边，随着季节更换放牧的地

方。在过去的 100 年间，由于萨米地区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曾经

用来放牧驯鹿的各个国家的边界地区先后关闭。在 20 世纪 20 到 30

年代之间，大约有 300 到 400 名萨米人被迫从瑞典北部的萨米居住

地搬迁到南部的萨米居住地。本研究主要以帕特里克·兰托教授和

艾琳·安娜·拉巴博士的著作为基础，研究的目的在于介绍萨米人

遭遇强制搬迁的历史及其给部分萨米人带来的影响。研究表明，强

制搬迁对瑞典的驯鹿饲养产生了影响，并且该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有关搬迁后部分北方萨米人的叙事，讲述了强制搬迁对搬迁后驯鹿

牧民生活的影响。通过分析国家政策，并以瓦普斯顿（Vapsten）驯

*  这项工作得到了瓦尔多跨学科研究中心，即瑞典于默奥大学萨米人研究中心的支持。此

外，作者非常感谢中国聊城大学曲枫教授建议的该研究课题，感谢瓦尔多跨学科研究中

心主任克里斯特·斯托博士就萨米人相关知识及相关知识的搜集所提供的支持，感谢历

史学家、瓦尔多跨学科研究中心前主任帕特里克·兰托教授，感谢他先前的作品所提供

的宝贵历史信息，感谢艾琳·安娜·拉巴博士允许我使用她的优秀著作，让所涉及的历

史事件得到新生。上述所有人的帮助支持，才使此文成为可 能。

    利益冲突和资助声明：作者进行这项研究，未从任何企业或其他任何地方获得任何资金

或其他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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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放牧区为例，发现强制搬迁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到目前为止由

搬迁而导致萨米人内部的冲突依然没有解  决。

关键词：萨米人 北极原住民 驯鹿饲养 强制搬迁 萨米历

史 瑞典萨米政策

作者简介：刘静—赫尔默森（Jing Liu-Helmersson），女，瑞典，

于默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在物理学（量子光学）方面有 20 多年

的研究经验（1989 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曾担任美国加

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物理学教授），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与传染病

数学建模）方面有 7 年的研究经验（2018 年获得于默奥大学博士学

位），现主要研究萨米人传统医学及其与传统中医比较、系统动力

学模型，email：Jing.Helmersson@umu.se。ORCID ID： 0000-0001-

9647-1015。

译者简介：刘风山，男，山东禹城人，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

授，主要从事当代美国文学研究及文学文化翻译；李耀辉，女，聊

城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硕士研究  生。

引  言

萨米人——欧洲的北极原住民

萨米原住民生活在北极地区称为萨米居住地的地域，包括挪威、瑞典、

芬兰以及俄罗斯的科拉半岛。目前，萨米人口大约有 8 万人左右，其中约 5

万人生活在挪威，约 2 万人生活在瑞典，约 8 千人生活在芬兰，约 2 千人生

活在俄罗斯（Swedish Institute 2020）。萨米语有三个主要分支，分别是南萨

米语、中萨米语和东萨米语，在北欧使用了数千年，与芬兰语比较接近。萨

米语的三个分支又分 10 个变体或方言。瑞典境内的萨米语有 5 个变体，分别

是北萨米语、吕勒萨米语、南萨米语、于默萨米语和皮特萨米语。2000 年，

萨米语被划定为瑞典的少数民族语言（Sami_Information_Centre 2004）。

在瑞典最北部的内陆地区，萨米人在此居住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大约 

1 万 年 前， 那 些 人 可 能 是 今 天 萨 米 人 的 祖 先（Sami_Information_Centre 

2004）。萨米人传统上过的是游牧生活，在萨米地区饲养驯鹿，驯鹿饲养是

他们主要生活来源之一，其他的活动包括狩猎、捕鱼、食物采集、手工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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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制革、物资交换，以及利用草药、动物制品、鼓等举办宗教活动或治

疗疾病（DuBois and Lang 2013； Turi 1918—1919）。本文主要研究遭遇强制

搬迁的以驯鹿饲养为主业的萨米  人。

驯鹿可用于运输（比如拉雪橇），还可以提供食物（鹿肉和鹿血）、饮品

（鹿奶）、衣物和住所（鹿皮、鹿毛）、珠宝装饰（鹿角和鹿骨头）等物品，可

算得上是几乎没有浪费的可循环经济。萨米游牧民的传统是在东西两个方向

来回迁徙，在萨米地区跨越不同国家之间的边界放牧驯鹿。例如，北萨米人

居住在挪威北部、瑞典和芬兰。每年秋天，北萨米人的驯鹿群迁徙到靠近挪

威西海岸内陆地区的冬季牧场；春天，又返回到瑞典东部波罗的海沿岸的夏

季牧场。人们总是跟随驯鹿迁徙（Labba 2020）。

瑞典的驯鹿饲养与驯鹿放牧

瑞典大部分萨米人生活在该国最北端的三个地区，包括北博顿省、西博

顿省、耶姆特兰省，主要从事驯鹿饲养。驯鹿饲养意味着“利润积累”，而驯

鹿放牧则意味着“把动物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某个地域……就瑞典而言，驯鹿

的屠宰、阉割等畜牧养殖问题需要在家庭内部讨论，而驯鹿放牧的相关问题

则需要在传统意义上的工作群体（称为‘锡达’，萨米语为 Siida）内集体解

决”（Brännlund and Axelsson 2011）。

正如布兰伦德（Brännlund）在她的博士论文（Brännlund 2015： 21—

23）中所阐述的那样，萨米人的“锡达”通常是由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等人的小家庭构成的大家庭，一起在传统牧场上工

作。“在以驯鹿饲养为要素所构成的社会群体中，‘锡达’扮演着关键节点

的角色”（Brännlund 2015： 21）。亲属关系在锡达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但“该系统是动态的”（Brännlund 2015： 22）。锡达的成员家庭有可能

多年不变，但“也经常会根据季节和时间的变化重新组合。成员家庭还有其

他选择，通常也不要求他们一直待在同一个锡达内。锡达作为驯鹿放牧的组

织机构，‘控制着该地区的动物饲养活动’，包括牧场的使用、迁徙、牧群

看守等。不同的驯鹿所有者之间如果因土地和水资源问题发生争执，可以

在锡达内部寻求解决。锡达群体与土地之间的紧密联系，促进了锡达内部

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是对其流动性的、非正式社会结构的补充”（Brännlund  

2015： 22）。

几个锡达还可以联合，形成萨米村庄或者具有特定领域的驯鹿放牧行政

北冰洋研究第5辑-wm.indd   201 2022-07-21   09:32:55



202  北冰洋研究（第五辑）

区（reindeer herding district，简称 RHD）。从历史上看，驯鹿放牧区的土地

使用结构维系了当地萨米社区的生活，其中就包括驯鹿饲养。集体的生活实

践都在该社区边界内进行，这巩固了不同驯鹿放牧区之间的边界需求及其对

边界的尊重。“个体牧民、小家庭、大家庭、锡达、驯鹿放牧区之间的关系被

当做是驯鹿饲养的‘支柱’”（Brännlund 2015： 21）。

如今，瑞典萨米地区共有 51 个驯鹿放牧区，分成三个畜牧系统，具体包

括 33 个山区、10 片森林、8 个特许经营区（Brännlund 2015： 18）。“山区的

驯鹿饲养，牧场面积较大，一直延伸到挪威海岸，但只在夏季可以放牧。相

反，（瑞典）境内山脉东部森林地区的驯鹿饲养区域则可以常年放牧。在靠近

芬兰边境的北部特许经营区内，驯鹿饲养需要得到特定的许可证方可进行。

萨米牧民可以在这些地区放牧驯鹿，但需要得到非萨米人土地所有者的许可”

（Brännlund 2015：18—19）。自 16 世纪以来，“山区”和“森林”驯鹿饲养这

样的标签，不仅暗示“不同的放牧地点（尽管这些标签用得不那么严格）”，

还代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森林地区，捕鱼、狩猎比较常见，而在山区，

驯鹿饲养则更常见。自 18 世纪中叶以来，森林地区的驯鹿饲养也变得越来越

重要，……相比山区的驯鹿饲养，这一变化使得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

多样化”（Brännlund 2015： 19）。

主要有两种驯鹿放牧方式，即粗放型放牧和集约型放牧。在集约化放牧

中，“牧民或多或少地对驯鹿进行严密看管，全家人随着驯鹿群一起搬迁，根

据季节变化在不同的牧场之间迁徙。母驯鹿产奶，鹿奶产品成为当地饮食及

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人和驯鹿之间的紧密关系，驯鹿变得非常温

顺，习惯了与人类互动……从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一直到 20 世纪中叶，从

北方到南方，人们逐渐放弃集约型放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粗放的放牧

方式，畜群数量更大，自由移动，人们对驯鹿看管得也不那么严密了。这意

味着人们的生存越来越依赖于驯鹿，而诸如捕鱼、狩猎、农耕等其他生活方

式被人们利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粗放型畜牧业在瑞典

萨米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这种生产形式”（Brännlund 

2015： 19—20）。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借助相关叙事及案例分析，描述 20 世纪二三十代瑞典强制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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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历史及其对相关萨米人的影响，既包括遭遇强制搬迁的萨米人，也包括

接纳移民的某些地区的萨米  人。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叙事分析以及行政管理档案材料内容

分析。所谓叙事，是遭遇强制搬迁的北萨米驯鹿饲养家庭成员及其后代接受

采访时讲述的故事。这些叙事的主要来源是艾琳·安娜·拉巴（Elin Anna 

Labba）最近刚刚出版的著作（Labba 2020）a。艾琳·安娜·拉巴是一名记

者，住在瑞典北部的约克莫克（Jokkmokk）。她的家人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

经历过强制搬迁。对她而言，她的这本书旨在借助故事、诗歌、文献以及经

历过搬迁、还记得搬迁经历且有精力回顾过去的那些人的回忆，以此来编织

她的家族历史。本文的数据来源是拉巴和其他人针对经历过瑞典强制搬迁的

萨米人所进行的 100 次采访。接受采访的人包括亲历过搬迁的人、他们的子

女或孙辈们。本文中所有的引文、人名和他们的故事都来自艾琳·安娜·拉

巴的这本获奖图  书。

本研究的历史分析部分主要基于于默奥大学学者用英文发表的成果。本

研究作者在网络数据库中仅找到该话题的一项研究成果（Lantto 2014），其作

者是本研究作者的同事帕特里克·兰托（Patrik Lantto）教授。历史分析部分

的殖民进程、边界、强制搬迁等问题主要参考兰托教授的研究，也可以说瓦

普斯顿（Vapsten）案例只参考了兰托教授的研究，其他相关的信息来自伊莎

贝尔·布兰伦德博士、佩尔·阿克塞尔松（Per Axelsson）教授、罗杰·奎斯

特（Roger Kvist）教授和阿萨·奥斯勃（Åsa Össbo）博士的研究成果。读者

应该知道，由于英语文献有它的限制，难免存在偏见，本研究作者在研究过

程中所收集到的信息也是如此，关于萨米人强制搬迁所做的结论也难以做到

全面。为了全面描述萨米人强制搬迁的历史，还需要广泛调查更多的人，既

包括萨米人，也包括非萨米人，本研究暂不涉及这些问  题。

a  本书作者授权本文作者使用书中相关内容。该书被授予瑞典奥古斯特文学奖（https://
www.expressen.se/tv/kultur/elin-anna-labba-vinner-augustpriset-for-arets-basta-fackbok， 
2020-11-23）（瑞典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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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19 世纪瑞典萨米政策中的殖民化与萨米人的主流形象

从 17 世纪开始，萨米地区就遭到进入该地区的非萨米人的殖民统治，到

了 20 世纪初，萨米人则被划归为少数族裔（Brännlund and Axelsson 2011； 

Lantto 2010）。除此之外，由于强制性的驯鹿管理政策，萨米原住民还失去

了他们的土地和曾经享有的权力。从 17 世纪末开始，一直到 20 世纪，国家

强制萨米人接受基督教，焚烧他们视为圣物的鼓（Sami_Information_Centre 

2004），不允许萨米人信奉他们的宗教。瑞典教会成了殖民统治的一部分。

殖民压迫的一个表现就是阻止萨米传统和萨米文化的传播，萨米人的身份

也无法在教会服务和其他的教会生活中得以体现（Lindmark and Sundström 

2017）。随着时间的推移，瑞典萨米人的许多权利被剥夺，1800 年以后，种

族歧视加剧。萨米文化和萨米语言也受到压制，并一直延续到近些年（Labba 

2020）。

根据历史学家罗杰·奎斯特教授（Kvister 1992： 63）的研究，从 1550

年拉普兰（Lapland）引入皇室管理，直到 1971 年拉普兰管理被取消，瑞典

的萨米政策可以分为 7 个主要阶段：一是 1550 至 1635 年间的领土与财政政

策，可以理解为创立了瑞典民族国家的国家政策的地方应用。二是 1635 至

1673 年间执行采矿政策期间，萨米人劳动力被迫从事采矿工作并遭到歧视。

三是 1673 至 1749 年间第一个没有萨米人参与的殖民政策，将传统的萨米经

济与农业经济置于平等地位。四是 1749 至 1846 年间有萨米人参与的第二个

殖民政策，歧视传统的萨米经济。五是 1846 至 1913 年间的同化政策，导致

了针对萨米人的种族歧视。六是 1913 至 1971 年间的家长制种族隔离政策备

受推崇，事实上导致了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制度。七是 1971 年拉普警察行政当

局的解散，标志着萨米人与瑞典主流社会的政治融  合。

如奥斯勃和兰托（Össbo and Lantto 2011）所述，“瑞典史学中常用的术

语‘殖民化’通常指瑞典政府开发边远地区的自然资源并在其构想的王国周

边地区安置居民的行为。……使用‘内部殖民’或‘内部殖民主义’等词，

假称萨米地区是瑞典的领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说法“使得比较温和

的瑞典殖民主义以及瑞典民族国家的主流历史合法化。”在殖民政策框架内，

萨米人“作为原住民的权利并没有被完全否定，却从根本上被赋予了新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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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并贬值。”“相互矛盾、模棱两可，是瑞典萨米政策的典型特征。19 世纪，

文化等级观念开始影响公众态度和公共决策。当时瑞典政府针对萨米人采取

的是家长制政策，其等级体系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表达了保护萨米人

并让萨米民族延续下去的意愿”（Össbo and Lantto 2011：327）。

按照兰托教授的研究，“在 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瑞典萨米族政策

变得更加结构化，其来源是文化等级观念。按照文化等级观念，像萨米这样

的游牧民族常常被看做是相对于瑞典的农业和工业社会而言低等的社会群

体”（Lantto 2014： 54）。这项政策的核心是将萨米人定义为驯鹿牧人，即所

谓的“拉普人还是拉普人”a。“萨米人应该保持其驯鹿牧人的身份，由于他们

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已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因而无法通过其他职业来养活自

己。……这项政策的目的是通过种族隔离政策，保护萨米人不受瑞典社会的

影响，从而保护他们的驯鹿饲养及萨米文化。这一目标与国家的经济利益相

一致。与此同时，也就是在 19 世纪后期，驯鹿饲养仍然被看作是可以利用瑞

典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唯一产业，因此具有国家意义”（Lantto 2014： 54）。这一

观点导致了“瑞典萨米政策的双重性特征，既包容又排斥，既种族隔离又种

族同化。官方对萨米人的定义中包含驯鹿牧人这样的概念，通过隔离，可以

保护萨米人不受瑞典文化的威胁。不是驯鹿牧人的萨米人则被排除在萨米人

之外，被同化了。瑞典萨米人政策中‘拉普人还是拉普人’这样的观点，其

重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弱化”（Lantto 2014： 55）。

20 世纪的边界与强制搬迁

强制搬迁充其量是挪威和俄罗斯之间达成的具有政治性质的结果。根据

历史学家兰托教授的研究，19 世纪末期的瑞典萨米人政策作为对国际发展的

回应，首次讨论了强制搬迁问题（Lantto 2014： 56）。“1751 年签订的边界条

约划定了当时两个北欧国家瑞典—芬兰和丹麦—挪威之间的边界，同时也调整

了瑞典与芬兰、瑞典与挪威之间的边界，其中还有一项特殊的补充条款，涉

及萨米人问题，即所谓的《拉普条款》（Lapp Codicil）。该条款指出，萨米人

跨越国家边界使用土地的传统应该得到尊重并保证他们继续使用，不受妨碍”

（Lantto 2014： 56—57）。

a  Riksdagstryck 1913：52 （Parliamentary press， in Swedish） . The terms Lapps or Laplanders 
were knownhistorically in English to refer to Sámi， but they are regarded as offensive by some 
Sámi peopl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3%A1mi_peo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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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萨米殖民时期驯鹿管理的研究中提到（Brännlund and Axelsson 

2011），“19 世纪中期，挪威北部日益增加的农业活动和定居点导致瑞典北部

牧民使用夏季牧场时的冲突不断增加（Brännlund and Axelsson 2011）。这些

冲突促使挪威发起倡议并于 1843 年成立了边境条约委员会”（Brännlund and 

Axelsson 2011： 1097）。

1809 年，瑞典把芬兰割让给俄国，挪威被迫与瑞典合并。俄罗斯希望保

留在挪威峡湾捕鱼的权利，但遭到挪威拒绝（Wikipedia 2020）。1852 年，作

为回应，俄罗斯切断了与挪威的所有联系，导致芬兰—俄罗斯一侧的托尔内

谷地（Torne Valley）的部分地区从挪威萨米人的传统牧场中分割出去，反之

亦然。大约 400 名来自挪威卡托基诺（Kautokeino）地区的人陆续改成瑞典

国籍，并定居在卡雷苏安多（Karesuando）教区，只是为了能够进入芬兰以

前的牧区，理由是俄罗斯表示瑞典萨米人可以进入芬兰。该状况一直持续到

1889 年俄罗斯关闭瑞典和芬兰之间的边境。这意味着在萨米地区只有一处边

界对萨米驯鹿牧民开放，那就是瑞典—挪威边界（Lantto 2014： 57）。

根据布兰伦德博士、阿克塞尔松的研究（Brännlund and Axelsson 2011），

瑞典和挪威北部的牧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同时瑞典和挪威的定居点

也在不断扩建，于是“在 1866 年成立了新的瑞典—挪威委员会（Swedish-

Norwegian Commission）。这个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处理牧民和定居人口之间

的关系，特别是在瑞典—挪威联盟最北部地区的牧民与定居者之间的关系。委

员会的工作促成了 1883 年瑞典和挪威针对驯鹿活动问题的第一个法令，并

为 1886 年 a瑞典第一部关于驯鹿放牧的法律，即《驯鹿放牧法》的制定提供

了基础”（Brännlund and Axelsson 2011： 1097）。兰托教授认为，“驯鹿牧场

土地的使用权是集体财产，有些驯鹿牧区 b执行这一规定，设立了行政管理

机构。该法案旨在管理驯鹿饲养和农业之间的关系，但这也成了控制萨米人

的工具”（Lantto 2014： 55）。其结果是，1885 年瑞典萨米政策产生了两个永

久性的标志，即萨米行政管理局（Sámi Administration）和萨米执行管理局

（Sámi Bailiff administration）（Brännlund and Axelsson 2011）。根据兰托教授

的研究，地方政府部门称为省行政委员会（County Administrative Boards，简

称 CAB）。萨米行政管理局在 1971 年关闭之前一直是省行政委员会内部的一

a  参见 Svensk författningssamling 1886， nr 38（瑞典宪法 1886 年，第 38 条。瑞典 语）。

b  这些区域在瑞典语中称为“lappby”（萨米村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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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独立单位（Lantto 2014： 56）。萨米执行管理局的职责是执行萨米行政管理

局内部的萨米政策。1890 年，在北博顿省的最北部地区成立了由驯鹿放牧区

组成的萨米执行管理局。档案中包含执行管理局和北博顿省政府之间的报告、

协议和通信。从 1890 年开始，执行管理局每年都要提供关于该地区驯鹿放

牧的报告，这些报告构成了数量庞大的连贯的信息来源（Lantto 2000）。《驯

鹿放牧法》和萨米行政管理局则是保护萨米人的两个最重要的工具（Lantto 

2014： 55）。

1905 年，挪威—瑞典联盟解体，导致瑞典牧民的土地减少，促使瑞典官

方呼吁进行调整，并在 1906 年和 1907 年成立了两个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

收集了大量有关瑞典最北部地区驯鹿管理和夏季牧场需求的信息，包括挪威

一侧边境牧场的信息”（Brännlund and Axelsson 2011： 1098）。

兰托教授（Lantto 2014）指出，“1919 年，《瑞典—挪威驯鹿放牧公约》

得以签署，规范了跨越边境的驯鹿饲养活动……”但在挪威一侧允许瑞典萨

米人放牧的“牧场面积减少了”（Lantto 2014： 57）。其结果是北博顿省最北部

城市卡雷苏安多的四个驯鹿放牧区失去了他们位于挪威一侧的牧场。随着鹿

群增加，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瑞典议会决定减少卡雷苏安多的驯鹿数量，或

者将其转移到其他地方。大多数牧民拒绝减少驯鹿数量，当局则决定强制一

些家庭从卡雷苏安多搬出去。《公约》一签署，政府当局就启动了一项计划，

强迫牧民从卡雷苏安多搬迁到该省的南部地区。“搬迁的时间对地方当局十分

有利，但在 20 世纪开始的 10 年当中，驯鹿饲养遭遇了几个艰难的冬季，导

致驯鹿数量急剧减少。这反而意味着许多驯鹿牧区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大量涌

入的驯鹿。然而，与此同时，来自其他驯鹿牧区的驯鹿也大量涌入，从而导

致接收地区的牧民难以将驯鹿数量增加到与之前相同的水平。卡雷苏安多的

驯鹿数量持续增长数年后，1926 年，北博顿省的省行政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再

搬迁一部分牧民，这一次是搬到西博顿省和耶姆特兰省，因为在北博顿省的

驯鹿牧区已经没有更多可用的空间了（Lantto 2014）。然而，当地政府强制要

求再次搬迁的几个家庭非常不愿意搬到北博顿县以外的地方，他们采用各种

拖延战术，拒绝离开此地。这一次卡雷苏安多的萨米人所进行的抵抗不如 19

世纪末期的抵抗有效，但是由于他们的抵制，搬迁工作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

初才得以完成”（Lantto 2014： 57—58）。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只有几个家庭和 1 万多只驯鹿被强制搬走

（Wikipedia 2020）。大部分人去了北博顿省南部的阿耶普罗格（Arjep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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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克莫克（Jokkmokk），但也有人搬到了西博顿省，特别是塔纳比

（Tärnaby）地区。大多数人谈到强制性的颠沛流离经历时，指的就是这次搬

迁，那些抵制搬迁的人受到了法律的威  胁。

正如艾琳·安娜·拉巴所描述的那样，“边界是一直存在的，但过去的

边界总是沿着沼泽、山谷、森林、山脉而自然划分的。新的北欧国家边界跨

越了所有的自然系统，穿越牧场，隔断了家庭纽带以及人们已经沿用了数千

年的迁徙路线。当土地被分开时，人们也被分开了”（Labba 2020： 15）。由于

驯鹿数量众多，1926 年颁布了一条法令，2 万头驯鹿需要迁离瑞典最北部的

萨米人村庄，因此又有新的家庭必须搬迁。这一次他们必须搬到更远的地方，

因为位于最北部的北博顿省已经安置满了。雅克马克（Jåhkåmåhkke）、耶勒

瓦勒（Jiellevárre）、奥耶普卢夫市（Árjepluovve）过去四年来已经接收了 200

多人以及他们的驯鹿群，没有更多的空间了。这次搬迁的目的地更靠南，即

靠近瑞典中部地区的西博顿省和耶姆特兰省（Labba 2020： 90）。只有当人病

得太厉害无法搬迁或者还有时间，才不会强制他们搬迁（Labba 2020：161）。

《公约》规定，搬迁必须尊重“拉普人”的意愿进行，但事实上萨米人对

此并没有发言权。萨米人单独为此造了一个词，称为“Bággojohtin”，即强制

搬迁的意思，老人们则常用“sirdolaččat”这个词描述这件事。第一批遭遇强

制搬迁的人相信，有一天政府会允许他们返回家园（Labba 2020： 16）。

北萨米人的搬迁故事（Labba 2020）

搬迁之前的匆忙准备

一场梦梦到未来要从挪威（特罗姆瑟）搬到瑞典（Labba 2020： 17）

用梦预知未来在萨米文化中很常见。饲养驯鹿的萨米人家庭，夏天住在

挪威特罗姆瑟西北部雷内岛（Ráneš）上的索尔通约夫（Soltunjávri），冬天向

东迁到瑞典波罗的海沿岸的海滨牧  场。

拉巴在书中讲  到：

“1919 年 2 月，瑞典当局完成第一批家庭搬迁，这距离公约签署才一周

的时间，签约的墨迹尚未干透。搬迁工作进行得太快，瑞典当局便把各项手

续都留在搬迁后办理。搬迁家庭一旦被接纳就可以签写申请文件。他们对公

约了解多少？公约是用挪威语和瑞典语写成的法律文本，后来翻译成芬兰

语，但从来没有翻译成萨米语，哪怕是这里的人们讲萨米语讲了几千年。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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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像安妮·马尔耶（Ánne Márjá）那样的人，从来没有上过学，除了芬兰

语和一点挪威语以外，他们只会说自己的语言。如果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他们绝不会把孩子留给亲戚，也不会抛弃他们的财产。‘有许多年轻人

迅速结婚，为的是能够一块搬迁。仓促的婚礼上听不到欢声笑语。’”（Labba  

2020： 32）

祈祷会，告别故土（Labba 2020： 49）

1923 年我们来到这里。那时我 10 岁……1922 年，卡雷苏安多的镇

长宣布了我们要搬迁的时间。他们有申请记录，记下了名字。他们不允

许我们再回到克瓦勒（Kvalö）……挪威人禁止我们到克瓦勒。驯鹿毁坏

了他们的植物……那里的植被。克瓦勒被关闭。然后唯一的办法就是把

我们送到瑞  典……

到处都是哭声、哀嚎声……向神祷告的声音。对我们来说是一

样的，我们都很年轻。祖母去峡湾的祈祷会，我跟着她去了，她们哭

着，为她们的罪过忏悔，祈求祝福。真的太难过了！他们经过基卢纳

（Kiruna），经过其他地方，搬到这里时，一路都在哭，哭着向灌木丛、

树木、岩石告别……还有向他们走过的路告  别……

 胡雷·利萨·塞雷（Hurre Liisa Sárá）a

萨拉·哈内斯克（Sara Harnesk），1923 年被强制搬迁到西尔（Sirge）的

萨米村。

向南迁移

有些人遵守规则，却感到被欺骗（Labba 2020： 50—52）。

“约那是少数几个自愿选择搬迁的人之一。但当他到了新地方后，感觉被

空头的承诺欺骗了。安置他们的南方牧场已经属于其他人了。那里没有拉普

的行政执行官所承诺的能容纳成千上万头驯鹿的牧场。新土地上还有其他的

a  提供信息的人的名字：上面的名字是萨米语名字；下面的瑞典语名字。萨米语名字开

头的是上一代人的名字，最后面是本人的名字。本例中，Sunna 是祖母的名字，后面的

Vulle 是祖父的名字，再往后 Nihko 是父亲的名字，最后的 Olof（萨米语）（Ovllá）是本

人的名字。这种取名方式表达了对老一辈人的尊重，和中国文化相似。不同的是，萨米

人用的是名，而不像中国人那样用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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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鹿，他们遇到的驯鹿牧民也都反对他们进来。剪报、信件和官方文件都记

录有强制搬迁过程中发生的冲突。冲突发生在那些被迫搬迁的驯鹿牧民和那

些没有选择搬迁，甚至不知道其他驯鹿牧民会到他们牧场的人们之间。早在

1922 年，拉普行政机构就写道：‘由于卡雷苏安多地区的土地和古老的驯鹿

饲养方法明显不同，搬迁引发了混乱和无  序’”。

拉普服务机构向已被强制要搬离的人发放了 300 至 500 克朗的补偿。但

是有些人从来就没有收到这笔钱，其中有些人的名字是别人签的，因为大多

数萨米人不认识瑞典  语。

“来自北部萨米村的这些名字被送到教会，教会将这些名字打印下来，送

到南方的牧师那里。1923 年，他们搬到北博顿省的一些地方。……那年春天，

大约有 120 人被迫带着他们的驯鹿南下，其中有些人要走 600 公里的路。带

着帐篷和行李，那将是十分漫长的旅  行。”

驯鹿想“回到自己的国家”（Labba 2020： 129—137）。伊加·比耶特

（Iŋggá Biette）和乔伊吉·艾丽·盖伦（Čuoigi Elle Gáren）的故事讲述了搬

迁时那个艰难的春天。他们的驯鹿不断往回走，它们要回家，因此驯鹿饲养

人伊加·比耶特就必须花力气，保证这些焦躁不安的牲口在他的控制范围之

内。白天下雨，到了晚上变成了冰，拉雪橇的驯鹿拉起雪橇来就很吃力，驯

鹿饲养人必须想办法不让驯鹿走散。有时候，他们需要连续走上 100 公里路

程才能停下来休息一下。“在加格纳斯（Gargnäs）的时候，60 头驯鹿走丢

了。帕塔波利找回来 20 头，其他的他找不到了。伊加·比耶特诅咒吞噬他们

动物的雨水。”怀孕的驯鹿本能地知道到哪里产仔，要到它们成长的北方去。

有些人丢失了近一半的牲口，很后悔搬迁，也对省行政委员会十分生  气。

也有些家庭妻子怀孕或者孩子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不得不搬迁。“她们不

得不挺着大肚子走路，在帐篷里生孩子”（Labba 2020： 88），有些人必须找搬

迁机构帮  忙。

新土地上的生活

新地方的人们对搬迁者的态度各不相同，有些搬迁的人受到当地人的

欢迎，有些人则遭到抵制。艾丽·盖伦（Elle Gáren）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

（Labba 2020： 134—137）。

“艾丽·盖伦和她的家人得到许可，住在威廉·福斯瓦尔（Wilhelm 

Forsvall）家加长的酿酒房里，商人英夫·弗尔斯瓦尔（Yngve Forsvall）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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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给他们。乔格·琼森（Georg Jonsson）卖给他们一间带阁楼的小屋……”

为了表达感谢，艾丽·盖伦每个周日上午的 11 点在她自己的帐篷里做祷告。

“这里也有教堂，但不像北方的。这里的是一种更加温和的信仰。孩子们知道

星期天是不允许工作的，唯一的例外就是可以在森林里和驯鹿一起工作。艾

丽·盖伦坚信，无论发生什么，都不是他们的选择。她对孩子们这么说。‘上

帝给予他所给予的，上帝也带走他要带走  的。’”

另一方面，在学校里，有孩子会说搬迁来的萨米孩子是北方来的小偷。

“北方拉普人的手指很长。他们应该回家，回到属于他们的地方。”这让新搬

来的萨米人感到很难过。“你或许知道养一只外来的狗是什么感觉。所有的狗

都围着它。”搬迁对许多人而言都不是一件易  事。

妇女经历了亲属关系断裂的痛苦。艾琳·安娜·拉巴通过教会的电子书

梳理了强制南迁的路线。教会给他们起的名字，听起更像瑞典人的名字。“随

着时间的推移，玛古的子孙遍布整个萨米地区。家族的血脉断了，家族传统

被连根拔起，家庭破裂了，许多人失去了他们唯一的保护，没有了兄弟姐妹，

没有了父母亲人，没了教父母。教父母和老人平时是艰难生活的支柱。”如

艾琳所描述的那样，除了驯鹿，亲属关系是一个萨米人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

（Labba 2020： 50）。

艾琳·安娜·拉巴在所有的故事中注意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女

性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男人们在驯鹿林中聚头时，女人们会留在帐篷里。

其他人聚集在邻近的村庄时，她们就被留下来和孩子们单独呆在一起。女人

们把木头拉回家，把冻了一夜的帐篷上的冰洞砸开。那些能在日常生活中相

互帮扶的姐妹、亲人们仍留在北方。她们想念她们的姐妹朋友。只是到许多

年以后，他们才有条件打电话回家”（Labba 2020： 159）。

“强制搬迁发生在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发生在新的驯鹿饲养方式出现的

时候。在搬迁之前，妇女们驾驶雪橇。这种生活不轻松，但她们能与其他

人分享，她们与驯鹿一起工作，就像她们的丈夫一样。20 世纪 30 年代，萨

米家庭开始留在定居点。这是命运的讽刺，新的孤独与强制搬迁相伴而至”

（Labba 2020： 160）。

新地方的祖伊克（Joik）变了味道（Labba 2020： 68）。“祖伊克是萨米人

特有的吟唱形式。萨米人遇到山的时候就会唱歌。他们用歌唱来互相问候和

道别。他们感谢牧场，感谢夏天，感谢风。他们向土地请求许可。最小的小

溪他们都有故事，给他们起名字。”正如艾琳·拉巴所描述的那样，强制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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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果，就是“沉默替代了歌  唱”。

在遭遇强制搬迁的萨米人当中，有些人渴望回家，直到他们退休（Labba 

2020： 28），一直想方设法要回到挪威去，甚至要拄着拐杖走回去；有些人多

少年过去了，一直想念他们的父母和家人（Labba 2020： 29）；也有人难以适

应新地方的生活（Labba 2020： 155）。

艾琳·拉巴是这样描述强制搬迁的萨米人的：“他们从来不想告诉别人。

现在我知道我的家庭不是唯一的一个；我成长的萨米地区到处都是用沉默来

包扎伤口的人”（Labba 2020：11）。

接收地区的驯鹿牧民承担的后果——以瓦普斯顿为例

除了相关的背景信息之外，下面的历史梳理所用的资料全部来自帕特里

克·兰托教授的研究（Lantto 2014），其中引用的一些段落标出了页码出  处。

当初，瑞典当局于 1919 年与挪威签署《驯鹿放牧公约》之后，就开始

强制卡雷苏安多的萨米驯鹿牧民搬迁，他们没有预料到“这一行动会产生一

系列深远的后果。搬迁对牧民的明显影响是他们不得不离开传统的土地，去

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Lantto 2014： 68）。不明显的是，“由于改变了放

牧方式（从集约型到粗放型），地区内部竞争增强”，接收驯鹿牧民的萨米人

也受到了影响。此外，“新驯鹿的涌入限制了原有住民扩大他们牧群的机会。

到了 20 世纪头 10 年，牧区资源已经枯竭。牧场是有限的，只能养活一定数

量的驯鹿。在此之后，土地的工业开发又进一步限制了扩大牧群的可能性”

（Lantto 2014： 68）。

1926 年开始的从北博顿省搬迁到西博顿省和耶姆特兰省的第二波搬迁

中，瓦普斯顿牧区并不是最初指定用来接收卡雷苏安多地区牧民的驯鹿放牧

区。瓦普斯顿牧区是位于西博顿省的一个驯鹿放牧区。但是随着前往耶姆特

兰的萨米人出现意外情况，有少数牧民就留在这一地区作为临时解决办法，

这里后来成为他们永久的居留地。“就像在西博顿的其他地区一样，瓦普斯顿

牧区的萨米人进行抗议，不想接收搬迁到这里的牧民，理由是牧场已经超过

负荷，但省行政委员会否决了他们的抗议请求。西博顿省的拉普执行官古斯

塔夫·林德斯特朗（Gustaf Lindström）早就预料到来自卡雷苏安多的牧民会

受到抵制，但他认为，如果问题处理得当，在他的省里对萨米人的恐惧最终

会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Lantto 2014： 58）。

1931 年，在搬迁期间，瓦普斯顿牧区的驯鹿数量是 3100 多头。“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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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一数字增加了一倍多，接近 6800 头。这标志着驯鹿数量暂时达到高

峰，而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严冬导致驯鹿数量大幅减少，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在逐渐减少”（Lantto 2014： 58）。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萨米人

被迫抛弃驯鹿饲养转而去萨米地区其他地方寻找别的工作（Stoor 1991）。他

们认为这是一种临时性的解决办法，因为他们还时不时地参加驯鹿放牧，并

一直相信一旦驯鹿群达到足够的规模，他们就能恢复他们传统的生计。令他

们惊讶的是，瓦普斯顿牧区的萨米牧民很快就失去了萨米人的传统权利，不

仅仅是放牧驯鹿的权利，还有利用土地捕鱼、狩猎的权利，也就意味着失去

了萨米人维持生计的权  利。

按照国家规定（Lantto 2000： 159—161，221—222），萨米人放牧驯鹿的

传统权利包括利用土地放牧驯鹿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捕鱼狩猎的权利。成为某

个驯鹿放牧区的成员是行使这项权利的必要条件，而要想成为牧区成员，必

须是萨米人且在驯鹿放牧行业积极工作，或者“以永久的方式从事或协助驯

鹿放牧，虽短暂终止但并没有永久从事其他职业”的萨米人。a这项政策只

允许一直活跃的牧民才可以成为驯鹿放牧区的成员，兼职参与驯鹿产业的人

无法获得成员身份。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瓦普斯顿牧区原来的成员离开驯

鹿饲养行业或迁到其他驯鹿放牧区。因此，40 年来，瓦普斯顿驯鹿放牧区所

有活跃的牧民都是北萨米牧民的后代。“这导致了动荡不安的局势。两个群体

的后代，即原来的驯鹿放牧家庭和重新安置的北萨米人之间不断发生强烈冲

突”（Lantto 2014： 68）。这也导致法律争斗和冲突（Lantto 2014：61）。“家庭

曾是瓦普斯顿牧区成员的几名西博顿萨米人，试图获得活跃牧民的身份。随

之而来的是西博顿萨米人与搬迁来的北萨米牧人之间以及西博顿萨米人与当

地政府部门之间的冲突”（Lantto 2014： 62）。

根据兰托教授的研究（Lantto 2014），“新的《驯鹿养殖法》于 1971 年出

台，与此同时，萨米行政管理局也解散了，通常提到的一个理由是，以前的

立法和国家行政机构控制过多，压制性太强。这次改革表明，萨米人政策中

的政府治理形象发生了变化，驯鹿饲养被看作是和其他任何产业一样的产业。

驯鹿放牧区应该获得更大程度的独立和自治，国家不应再在该地区内部问题

上发挥主导作用。现在牧民可以自主决定的就是在本区的成员身份。这是积

极的发展趋势，但在瓦普斯顿牧区”，现有成员，也就搬迁来的北方萨米人，

a  参见 Svensk författningssamling 1928， nr 309， §8（瑞典宪法 1928，第 309 条，第 8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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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承认西博顿省萨米人的成员身份，这就导致了冲突”（Lantto 2014： 68）。

该成员身份能保证萨米人有权饲养驯鹿，有权捕鱼狩猎，而这些都是萨米人

基本的生计来源。“政府当局不愿意直接介入冲突，因为成员身份是当前驯鹿

放牧区的内部问题。……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这造成了更多的痛苦，致

使双方进一步疏远对方”（Lantto 2014： 69）。由于双方都“不愿寻求任何妥协

方案，都想取得彻底胜利”，因此导致了一种“僵局”。“目前的冲突是历史上

国家干预驯鹿饲养的结果，只有国家积极参与进来，尝试进行调解，问题才

能解决”（Lantto 2014： 69）。

结  论

本研究基于瑞典学者的研究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萨米人强制搬迁的部分历

史事实，发现，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强制搬迁行动对搬迁的北方萨米人和接

收搬迁牧民的萨米人都有负面的影响。它给被迫搬迁的人造成了创伤，在某

些接收地区还导致了长期未能解决的冲突。正如兰托教授为解决瓦普斯顿驯

鹿放牧区几十年的冲突所提出的建议那样，“国家必须更加积极地处理这一问

题。不是要为萨米人各方做决定，而是委托外部力量来处理这一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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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ámi Forced Relocation in Sweden during 1920s—30s: 
History and Narratives 

Jing Liu-Helmersson

Abstract: The Sámi Indigenous population live in the arctic Sápmi area 

across four countries： Norway， Sweden， Finland and the Kola Peninsula 

of Russia. Reindeer husbandry is part of their profession and livelihood for 

millennia， where reindeers graze in Sápmi land without borders from mountains 

to the seashore at different seasons. Over the last one century， due to political 

development between Sápmi countries， the country borders were closed for 

reindeer grazing. Between 1920s and 1930s about 300—400 Sámi people were 

forced to relocate from northern to southern counties of Sápmi in Sweden. The 

study aims to introduce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forced relocation to 

some of the affected Sámi people based on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at the author 

can find， mainly the work of Prof. Patrik Lantto and Author Elin Anna Labba.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forced relocations have had and still have an effect on 

reindeer husbandry in Sweden today. Through narratives of some relocated North 

Sámi， the stories are told on impact of the forced relocation to those relocated 

reindeer herders’ lives. Through analysis of state policies and an example of 

one reindeer herding district， Vapsten， one negative consequence of the forced 

relocation is described as strong intro-Sámi conflicts that are still unresolved 

even today. 

Keywords: Sámi； Arctic Indigenous People； reindeer husbandry； forced 

relocations； Sámi history； Swedish Sámi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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